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 1 

1993 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午夜，车如流水的广深公路这会冷清了些，一个

身材匀称、个头高挑的年轻姑娘站在路灯下，一头入时的披肩长发，在路灯

的映照下，泛着一层柔和的光晕；前额的刘海高高隆起，像一片乌云落在额

头，使得她秀挺的鼻看上去有些上翘；明亮的大眼睛在路灯下闪烁着，月牙

儿红唇轻抿着，带着一丝自然的、不经意的笑；裙带系成一个小风筝式的蝴

蝶结随风飘舞着。

只见她侧着身，一直注视着左侧两行路灯的尽头。几分钟后，一辆白色

的公共汽车出现在她的视线里，她忙扬起右手，却见一辆黑色的“奔驰”轿

车风驰电掣而来，将公交车甩在后面，“嘎”的一声急刹车停在她跟前。姑娘

不觉好笑地注目坐在驾驶员位置上的年轻人，见他也正好笑地看着她：“你竟

敢拦我的车！”姑娘闻言侧过脸去，嫣然一笑，慢声说：“竟敢？你好大的口

气！我没拦你的车，你瞧，那是什么？”

“噢，原来你是拦公共车，那是我误会了。”他瞥了后视镜一眼说，眼里

满是笑意。

“我看你不是误会，是太好心了。”

“是吗？你也太胆大了，这么漂亮、时髦的女孩子深更半夜的拦车，你就

不怕遇上色狼？”

“看上去，你也不像色狼嘛。你长得够帅够气派，还挺顺眼的。”

“你真会夸奖人。既然偶遇了，我送你一程，上车吧！”

只见姑娘大大方方的拉开车门，坐进了副驾驶的位置。

“能否告诉我你的姓名、联系地址或电话？”

“对不起，无可奉告。我喜欢坐你这辆这么舒适的车，喜欢看你这么帅的

人，喜欢和你这么愉快地聊一会，但我不想结识你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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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看来，你是个天真的、爱幻想的女孩子。你常去哪些地方玩？”

“想去哪就去哪。”

“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你特别想去而又没去过的？”

“有，普陀岛。在普陀岛看海，有一种远离尘世的感觉。”

“那你怎么不去？”

“没钱、没时间。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，是我还没下决心去，不去还有想

象的空间嘛。你去过普陀岛吗？”

“没去过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很想去，不如你和我一块，现在就走。”

“现在？开玩笑！”

“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白云机场乘飞机去普陀岛。”

“多谢你的好意。我明天还要上班呢。”

“上不上班有什么要紧？”

“什么话？你想我被局里开除吗？”

“局里？什么局？”

“你想打听我的工作单位？没门。请您靠边停车吧！”

“不如你让我送你到家，我就停车。”

“请你马上停车！”

车“嘎”的一声停在立交桥下，这是一个十字路口，十字路当中有一座

“工”字形的天桥，路边都有围栏围着，在此停车是违章的。

车一停下，年轻姑娘便打开车门钻出车，她很得意，心想：这里既不能

停车又不能掉头，总算可以甩掉他了。她这么想着，快步朝港湾路走去，却

听身后传来脚步声，回头一看，见对方竟弃车跟来了。

“你疯了，这里不能停车，你的车会被拖走的。”

“拖走就拖走，我不在乎。”

“我到家了，你请回吧。”

“这不是政府办公大院吗？”

“我家就在区政府办公大楼后面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“那我送你到家再走。”

“随你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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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是我的名片，请收下。我叫黎明。”

“黎明？该不会是香港四大天王之一到了岗埔吧？”

“哪有。这样吧，明早六点，我来接你去‘海员俱乐部’喝早茶，如何？”

“多谢你的好意，我习惯在家里吃早餐，失陪。”

黎明见她拒人于千里之外，但脸上始终带着可人的笑意，与其说是笑意，

毋宁说是生气流转。这女孩如此清纯高雅、风采迷人，他心动不已。

“请问，哪位是欧小姐？”

“阿姨，我们这里全是先生，就一位小姐，还用问？”

一位手捧着一大束红玫瑰的大嫂不好意思地一笑，朝坐在窗边办公桌后

的一位着白色洋装的年轻姑娘走去。

“您就是欧小姐吧，有位姓黎的先生在店里订了一季的红玫瑰。以后，我

每天都给您送一束红玫瑰来。”

“阿姨，这花，我不能收，请您拿走吧。”

“欧小姐，我已经收了那位先生的钱，就请您收下吧。”说罢，大嫂转身

就走了。

“欧斐，有人送花是好事嘛，你不要就给我，我借花献佛，保准大把女孩

抢着要。”旁边的男同事起哄道。

欧斐闻言不予理睬，追出门，走廊里却哪还有花店大嫂的影子？她只好

折回办公室，从那位要花的男同事辛子轩旁走过时，她顺手将花搁在他桌上，

笑道：“你要，就给你，回头让主任见到问起，只别说是我给你的就是。”欧

斐说。

“哦对了，欧斐，刚才主任还问你来着呢！不过好像也不是什么急事，他

让你下午再过去找他。”

中午吃过饭，欧斐应约来到主任梁恒的办公室。这是午休时间，职工们

有家属的大都回家了，只有单身职工待在写字楼，在职工食堂吃完饭，然后

有的伏在桌上睡觉，有的坐在桌边看报，有的三五个围一桌玩扑克。

“小斐，坐，我泡杯茶给你，要红茶还是绿茶？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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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绿茶吧，谢谢。”

梁恒将茶放到欧斐跟前，然后在沙发上坐下，侧对着她，温言道：“小斐，

我们好久没有坐在一起了，与在学校相比，在单位，你和我好像有些疏远了。

是不是我对你太严厉？”

“疏远？不是啊。您忙，我也忙，而且，我不敢随便进您的办公室打搅您，

您是我的顶头上司嘛。当然，您是有点凶，辛子轩他们挺怕您的。”欧斐调皮

地一笑。

“凶？不是吧，我好像没对谁凶过。对辛子轩他们我也只是要求严点而已。

以后，在工作方法上，我会多加留心。怎么样？在单位工作比在学校辛苦吧？”

“也不算辛苦，我喜欢这种辛苦。每天打仗似的，节奏快，也充实。”

“你很幸运，一毕业就能参与一座港口的建设，你应该好好把握这个机

会。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。”

“您放心，我会的。听说您将荣任建港指挥部副总指挥了，恭喜。”

“谢谢，还没下文呢，你就知道了？也是的，这种事传得比风还快。”

“以后您高高在上，我们就更疏远了，不是吗？我就更不敢随便进你的办

公室了，嘻。”

“随时欢迎你来我的办公室，况且我还兼设计室主任，还是你的‘顶头上

司’嘛。下周设计室也要迁往指挥部大楼，我们还是能天天见面。而且指挥

部离铜材厂很近，以后你去铜材厂就更方便了。你好像很喜欢翻译工作？时

下，外语好确实是个优势，但你做专业翻译也太可惜了，上海交大的高材生

嘛，你应该成为一名出色的设计师或工程师。”

“嘻。”

“你看你，笑嘻嘻的，我又白说了，你怎么就长不大？”

“不是我长不大，而是主任对我期望太高，而我却如此冥顽不化，让主任

操心了，有时候，我就想，主任比我姐还像姐。”

“什么话？你姐很操心你？”

“她只攻击我，她是我的敌人。”欧斐以一种调皮的口吻说，“您不知道，

她从小就欺侮我，仗着比我大三岁，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不说，凡是我喜欢

的她就抢，就破坏。就说上大学吧，她读清华，我读上海交大，她便说我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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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没她的好。老实说，我之所以上交大，就是为了回避她。我来这里工作，

她又讥笑我没出息。不过，她还真是蛮有成就的，毕业后，工作不久就下海

了，在珠海和人合伙开了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呢。”

“你姐很有眼光，开发房地产，只要稳扎稳打，是大有作为的。你说我比

你姐还像姐是指我百般挑剔你吧？我工作上要求严点，那是工作本身的需要。

你说呢？”

“我随口说的，您别认真，您对我那么爱护、关心！嘻。”

“说说你吧，我建议你还是把铜材厂那边的事交出去。”

“主任为什么非得叫我辞掉那份差事呢？老实说，我很想为向日本人索赔

出点力。”

“当然。但铜材厂的事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怎么说呢，我宁愿我自己过

去帮忙，也不愿你去，假如我能脱身的话。”

“您去？开玩笑，您这么忙。主任是怕铜材厂有什么内幕，涉及我爸？如

果是这样，请放心，我爸绝不是那样的人。”

“你太敏感了。我想，铜材厂真有什么内幕，你未必有机会知道。要说呢，

像铜材厂这种情况，在全国范围内，尤其是沿海地区，是很普遍的。这样的

‘商暴’只能造成一种昙花一现的经济繁荣假象，却会给国家的经济秩序带来

一场大灾难，会产生无数的贪官污吏，会形成无数的‘黑洞’。目前，别的都

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赶紧想办法弥补损失。”

“您要是能帮忙寻条出路，全岗埔人民都感激您。”

“全岗埔人民就未必，不过我要是能帮上忙，也不是图感激，能为民为国

尽点力就尽点，但凭我心！”

“好一个但凭我心。”

“是啊，你放心，铜材厂的事，我能帮忙就会帮忙的。”

“那真是太好啦！主任，我们几时搬家？”

“下周一。搬家后你每天得赶早班车，吃得消吗？”

“这有什么，我每天都晨跑。”

“你在哪晨跑？我怎么从未遇到过你？”

“还能在哪？就在沁园小区内。怎么，您也晨跑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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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当然，你忘了，在交大，我可是男足的守门员。在你眼里，我很老吗？”

“嘿嘿，您离而立之年只有两三年了，难道没有紧迫感？”

“是啊，是有紧迫感，不过，你不急，我也不急。你冰雪聪明，当然知道

原因。”

“您干吗要跟我说这个？我不想听。我们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您知道，

我不想烦恼。我不阻您休息了，一会见。”欧斐嫣然一笑，起身离去。梁恒脸

上掠过一丝无奈的苦笑。

梁恒是在上海交大认识欧斐的。大三时，他认识了刚考入交大的同乡欧

斐，那时欧斐正值豆蔻年华，又来自南方大都市，家庭出身又那么好，穿着

入时，一入校便光彩夺目，成了校园里的“小公主”，他也对这位“小公主”

很有好感，俨然以兄长的身份自居，百般呵护她，日久暗生情愫，却始终没

向她表白。欧斐大学毕业分配到港务局成为他的手下，也是他动员的，因为

她一向很重视他的意见，当年在上海，她的心都未飞走，如今来到他身边，

他就更有机会赢得她的心，也自信能赢得她的心。他就一直这样等待着。有时，

他也会试探着含蓄地向她表明自己的心迹，可他一开口，就被她调皮地用俏

皮话挡驾了。他也觉得她还小，尤其是她的心态，天真烂漫、情窦未开，还

不到他表白的时候，他只能等，等待她回应的那一天。

所以，下午，当他和她一同坐公共车去建港指挥部的时候，他宁可让她

身边的座位空着，宁可坐在她身后，可即使这样，她的秀发散发出来的淡淡

的香味还是令他心神不定。

建港指挥部坐落在货运码头边，这里是东江口岸，东侧是港湾，对岸就

是东莞地界了。两人乘汽艇来到港湾东岸，岸边是软软的沙滩，欧斐不禁暗

暗叫苦，因为一踏上沙滩，双脚就陷进沙里了，直没至脚背，她心疼脚上那

双新皮鞋，索性脱下鞋，提在手里，光着脚走。

“小斐，你脱下鞋干什么？当心沙里有玻璃片、铁钉什么的，伤了脚怎么

办？快穿上，鞋脏了，回头擦洗一下就是。”

“主任，您不知道，我这双鞋可是我姐送给我的，还是从英国买来的。”

“那又怎样？脚总比鞋重要吧？”

“我看您脚上这双皮鞋也不是国产货吧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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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谁说不是？我身上没有一件是洋货。”

“算我看走眼了，看您平日穿着挺讲究的，大伙都以为是些名牌呢……

哎哟！”

“怎么啦？脚伤了？”

欧斐痛苦地皱着眉，点点头，梁恒忙伸扶住她，让她抽出脚，却见她右

脚心一滴一滴往下滴血，便以一种命令的口吻说：“快坐下。”

“可这么脏，怎么坐？”

“坐下！”

“好吧。”

“脱下袜。”

“这……”欧斐的脸刷地红了，她穿的是连袜裤。

“脱下！”梁恒说着，转过身去，背对着她。

欧斐无奈，只得脱下袜裤，折好埋进沙里。“好了。”

梁恒蹲下身，抓住她的右脚查看伤口。

“是被玻璃片扎的，玻璃片还在伤口上，伤得不轻。工地上一定有医疗室，

我背你去，免得你另一只脚又伤了。”

梁恒背欧斐走出沙滩，找到工地医务室，医务室没人，好在门没上锁，

他只得自己动手，替她清理创口、上药、包扎。

“您累得满头大汗，给您添麻烦了，抱歉。”欧斐说，从手袋里掏出一包

纸巾递给梁恒。

“没关系，是我害你受伤，该道歉的是我。还疼吗？”

“不痛，一点皮外伤而已。”

“那就好。你在这歇着，我去工地看看，回头再来接你。”

“好的，您忙去吧，真不好意思，耽误工作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你在这屋里待着，别走出去，否则伤口又流血不止就不好了。

如卫生员回来了，就请他重新帮你清理一下伤口，可能得缝几针。”

梁恒走后不久，卫生员就回来了，重新帮欧斐处理了伤口，索性伤得不

深，不必缝针。

两个小时后，梁恒返回了，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位现场施工员，这位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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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给他俩联系好了一辆送货到工地的大车，他俩可搭这辆便车回岗埔。梁恒

扶欧斐走出医务室，在驾驶室坐下后问：“缝了几针？”

“没缝几针。”

“什么叫没缝几针？根本就没缝针吧？”“也没打破伤风吧？你就这么孩子

气。回到岗埔，我陪你去看急诊。”

“好吧。其实这点伤不算什么。小时候，刀从桌上掉下来砍在我脚背上，

没缝针，也没打破伤风什么的，就好了。”

梁恒闻言不语，端坐在她身边，眼睛直视前方。

“主任，您生我的气了？我都答应您去看急诊了，您就别生气了。”

见他仍不理睬她，便故意轻呼一声“哎哟”。

“怎么啦？碰着伤口了？不要紧吧？”梁恒关切地问，低头望她的脚，满

脸紧张，“别说话，集中精神，注意你的脚。”

欧斐娇笑一声说：“骗您的，谁叫您板着脸不理人？”

梁恒闻言，索性身子往后一仰，靠在椅上，闭上眼假寐，不再理睬她。

她也就不再出声，静坐着，不一会，头一歪，竟靠着他肩膀睡着了。他睁开

眼，侧脸端详着她的脸，眼里满是柔情，身子一动也不敢动，生怕惊醒她。

车到岗埔，梁恒带欧斐在区人民医院看了急诊，然后送她回家。母亲麦

英娣很热情地接待他，并留他吃晚饭，他拗不过母女俩再三挽留，就答应了，

并自告奋勇下厨给她母亲打下手，忙这忙那的。

晚饭时候，欧斐打趣道：“主任，真看不出，您还是个家庭妇男。”

“我长期住单身宿舍，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。”

“小梁，你是内地人吧，到广州几年了？”

“是啊，祖籍湖南，但生在广州、长在广州，也算是广州人。”

“是吗？那你的普通话讲得真不错，我还当你不会讲粤语呢！你是在内地

上的大学吧？”

“是啊，在上海交大，和小斐同校。”

“原来你和小斐是校友，真巧。成家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连女朋友都没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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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看你年纪不小了，赶快找个对象结婚吧，你现在结婚，你们单位还有

房子分给你，以后就难说了。”

“妈，你这房管局局长，开口闭口都是房子，你当主任稀罕单位分的

房子？”

“单位分的房子便宜嘛，商品房涨价了，一天天往上涨，靠工资买房子很

辛苦的，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。”

“伯母这话实在，只怕我赶不上这最后一班车了。”

“是啊，婚姻是终身大事，哪能说成就成呢。不过，你学历这么高，又一

表人才，还怕找不到？眼界太高了吧？其实，人好，会过日子，其他条件差

不多就很好了。你父母还健在吧？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？”

“妈，你这是查户口吗？主任的终身大事还用您操心？您就别瞎搅乎了。”

“伯母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目前还不打算成家。过一两年时机成熟，

我再来请伯母帮忙。哦对了，伯母，欧书记这么晚还没下班吗？”

“他去市里开会了，今晚不一定回来。怎么，你有事找他？”

“哦，没什么事。”

吃过饭，坐了一会儿，梁恒便起身告辞，欧斐也没再挽留。

梁恒一走，麦英娣便开始“审问”起欧斐来。

“妈，您紧张什么？不是我带人回家，而是人家好心送我回家嘛。”

“你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，要注意自己的形象，注意影响。”

“这还用说？妈还是多操心操心姐吧。我倒是觉得姐和主任挺般配的，等

哪天姐回来了，我介绍他俩认识一下，怎样？”

“你姐是什么人？你瞎搅乎什么？”

“主任是要长相有长相，要能力有能力，样样都拔尖……我也是为姐好

嘛。‘笑一笑，十年少’。”

“你呀，真是个活宝。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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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请问，欧小姐来上班了吗？”

“阿姨，您又来送花了，她刚才还在，可能走开了，您把花给我，回头我

转交她就是。”

花店的大嫂憨憨地对辛子轩一笑，一边道谢一边退出门去，差点与走进

门来的梁恒撞个正着。

“阿姨，请跟我来。”梁恒说着掉头就走。大嫂诚惶诚恐地跟着梁恒走进

了他的办公室。

“阿姨，请坐。”梁恒客气地招呼她入座，并倒了一杯茶给她。

“阿姨，您有那位送花给欧小姐的先生的联系电话吗？”

“有大哥大号码。怎么，您要找那位黎先生的麻烦吗？”

“我无权找他的麻烦，您放心。我只是想和他打声招呼，请在下班后再送

花到办公楼来，免得扰乱了办公秩序。您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”

“他没说，我也没问，不过，他很气派，出手很大方，待人也很和气，是

个挺不错的有钱佬。”

“是吗？能请您将他的联系电话告诉我吗？”梁恒说着拿出纸和笔。

“这不合规矩吧？”

“这有什么？想必他给了您名片，能印在名片上的自然无须保密。”

梁恒接过名片一看，眼里掠过一丝诧异，心想：“怎么竟是他？这么巧！”

送走大嫂后，梁恒皱着眉走到窗前，望着窗外，想了想回到办公桌后坐

下，然后打通了黎明的手提电话，约他在海员俱乐部咖啡厅见面。

两人来到咖啡厅坐下，侍应生忙走过来招呼：“二位请用点什么？”

梁恒取下桌上的粉红色食谱，递给黎明，说：“黎先生，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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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明推让道：“梁先生请。”

梁恒便放下食谱，吩咐侍应生：“一杯咖啡，热的。”

黎明便说：“一杯咖啡，冻的。”

随即黎明打开手提包，拿出一个精美的名片盒，取出一张名片，起身双

手递给梁恒。梁恒接过名片，笑着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未带名片。”

“没关系，请坐。”

两人重新落座后，梁恒说：“原来您就是赫赫有名的华南测绘仪器有限公

司的总裁，本市‘十大杰出青年’之一的黎明先生，久仰。”

“梁先生过奖了，浪得虚名而已。”

“黎先生太谦虚了，您的事迹都见报了，黎先生可以说是本市家喻户晓的

传奇人物啊！”

“哈哈，那是报上瞎吹，我哪里是什么‘传奇人物’？家喻户晓就更谈不

上，也就误打误撞撞出一条小路而已。以后会怎样，还很难说……”黎明说

着耸耸肩。

“用国内产品替代进口产品是条好路子，怎会不通？迟早会通的。”

“路子是条好路子，可从不通到通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呢，加上我那摊子铺

得太开，如今也有点力不从心，难啦。梁先生既是欧小姐的同事，也是从事

工程设计吧？”

“是啊，是搞设计。”

“像梁先生这样的人才，只搞设计太可惜了。”

“是吗？过奖了。您是大忙人，简单说几句，以后有机会见面再叙。”

“爽快，我交了你这个朋友。以后，我们自有机会相见。老实说，我对你

可有一见如故之感。有话，请尽管说。”

“谢谢。可否请在下班时间送花给小斐？我这么说您不会介意吧？”

“当然不会。你是设计室的负责人吧？其实你可以在电话里吩咐一声的。

我想你约我来不光是为这事吧？”

“是啊，我和小斐相识多年了，我很关心她，忽然有人这么……这么追求

她，我就想看看是何方神圣。”梁恒面带微笑缓缓地说道。

“我明白了，你也是追求者之一吧？你约我见面，是想观察一下我这个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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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对手。”

“正是，您是怎么认识小斐的？”

“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我可从未见过她这么动人的女孩子。我是不会放弃

追求她的，我们就各显神通、公平竞争，如何？”

“好，我也不会输给你的。”

“那好，以后您到市内，欢迎到我公司来坐。”

“有机会一定登门拜访。”

和梁恒在咖啡厅门口分手后，黎明回到花店，取了花，驱车便去了欧斐

家。可将车停在区委大院里后，他又改变了主意，打了一个电话后，便径直

走入区委办公室大楼，来到顶楼四楼，找到“区委书记办公室”，黎明走进里

间，欧书记正和三个人在谈话，见他进来，忙起身相迎，那三个人起身告辞。

“你就是小黎？我去过你家多次，都没碰到过你，正感遗憾，不想你竟找

上门来了，请坐。”

“我是晚辈，理应专程来看望欧叔叔的。其实呢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认

识了欧斐，听说她的脚昨天扭伤了，就来探望她，先来跟欧叔叔打声招呼。

欧叔叔，小斐的脚伤得怎样？”

“不要紧，一点皮外伤而已。”

“爸。”

黎明侧过头去，只见一个身材和欧斐差不多，长相有几分相似的妙龄姑

娘款款进屋来，只是她的肤色深些，一头利落的短发，看上去更成熟、更有

风度，虽不似欧斐那般妩媚，却很自信，衣着入时，光彩照人。在黎明打量

她的同时，她也在打量他，眼里流露出一丝惊奇。

“小黎，这是我大女儿阿敏。”

黎明忙起身，阿敏已大方地向他伸过手来，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叫欧敏，很

高兴认识您。”

黎明伸手轻握一下她的手：“我叫黎明，幸会，请坐。”

“阿敏，你知道小黎是谁吗？他是本市‘十大杰出青年’之一，是……”

“欧叔叔就别替我吹了，再吹，我就无地自容了。欧叔叔，欧小姐，你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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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，我去探望小斐，就不打搅你们了，告辞。”

“小黎，一会儿下班，我回家，陪你好好聊聊。阿敏，小黎要去我们家，

你来带路，好好招待。”

“OK ！”欧敏欣然从命。

黎明忙退后一步，让欧敏先走，两人一前一后走出区委办公室，欧书记

亲自送到走廊。

下楼的时候，欧敏问：“黎先生，我们两家是世交吗？我怎么没见过你？”

“你为什么说我们两家是世交？”

“我看你叫我爸叫得那么亲热。”

“哈，我不就称你爸一声叔叔吗？他是长辈，又不是我的上司。”

“话是这么说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怎样？现在这年代，一声称呼背后也有那么多文章，真是奇哉怪哉。”

“你这人说话怎么阴阳怪气的？”

“你不是这么经不起玩笑吧？ Sorry ！请在这稍候，我去车上取点东西。”

黎明从车上取来花，欧敏瞥了一眼，问：“这花是给老妹的吧，你怎么认

识老妹？”

“我认识你，当然也认识你老妹。”

“看来你不肯对我说实话。你认识我老妹多久了？”

“虽然不久，但是我觉得她的笑容足可照亮任何黑暗。”

“看来，你对老妹着迷了，只有着迷的人才会下这种……这种充满激情的

断语，而这种断语，感性的成分多、理性的成分少，也就有水分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对你老妹并不了解。”

“你和她接触过几次？竟敢说比我还了解她。”

“仅一次，但一次就足矣。”

“是吗？老妹要是听到你这番评价，不知有多得意。”欧敏笑着说，“到了，

我家在四楼。”

屋内传出悦耳的钢琴声。

“妈，您回来啦？”

“不是妈，是我，有客人来探你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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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姐，你回来了！”

“你快出来吧。”

“欧敏，小斐的脚扭伤了，请你进房去扶扶她。”

“是吗？你怎不早说？我去看看，你请坐。”

黎明却没有坐，仍捧着鲜花站在厅中，见欧敏扶着欧斐出厅来，忙上前

献花给她，柔声问：“小斐，你的脚，不要紧吧？”

欧斐接过花，嫣然一笑说：“你真是神通广大！”

黎明闻言微笑不语。

“姐，麻烦你帮我将这花插到我书房的花瓶里。”

欧敏忙着插花、沏茶、削苹果，黎明则目不转睛地盯着欧斐，关切地问：

“小斐，你的脚不像是扭伤的嘛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是刺伤的，缝了好几针，是下工地在江边沙滩刺的。不过没啥大事

儿。哦对了，黎明，你以后再不要叫花店送花来了，让你无端破费不说，出

洋相。”

“怎能说无端？出什么洋相？我喜欢送你花，你喜欢花就行。”

“你这么海派？这里不是海外，我也不想领导时代潮流。”

“送花还分什么海内海外？花是美的，人人爱美，也就人人可送花、可赏

花，什么时代潮流？”

“就算如此，可在单位，主任盯得紧；在家里，老爸像个活阎王，老妈像

个特工，我疲于应付。再说，我怎么还你的情？”

“你喜欢、你高兴就行，至于你爸妈，我保准他们不会对你怎样。你单位

那个主任，他也不会说你什么了，他不是那么没风度的人。”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跟我爸妈相熟？跟主任也相熟？”

“差不多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欧斐大吃一惊。

“我是我，你不必向别人打听我，你想了解我，就找我了解好了吗。”

“老妹，天上掉下个大元宝了，你还不伸手去捡？”欧敏笑着说，“今天我

下厨，你们俩就在这里加深了解吧。”

客厅里只剩下欧斐和黎明了，黎明柔声问：“小斐，你会弹钢琴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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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瞎闹，都练了好几年了，一点起色都没有。”

“不是啊，我看弹得很好，你刚才弹的可是巴赫的曲子？”

“是啊，你也喜欢巴赫？”

“嗯，他的曲子有种淡淡的忧伤，比欢乐更优美，不是吗？”

“是啊，可惜我弹不出那份淡淡的忧伤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只有欢乐。我扶你进房，你弹给我听好吗？”

钢琴声起，欧敏走出厨房，见黎明也在欧斐的书房里，眼里光芒盛炽，

心里竟划过一丝的不愉快。听到门锁响，忙去开门。

“阿敏，你回来了，几时回来的？怎不给我个电话？”麦英娣对欧敏的突

然出现又惊又喜。

“我路过，顺便去看看爸，他说家里来了客人，叫我回家招待。”

“客人呢？走了？”

“没有，和小斐在书房。”

“是什么人？”

“爸没细说，我也不清楚，看情形是来追小斐的。”

“该不会又是那一个吧？他昨天才来过，今天又来？”

“他昨天来过？”

“是啊，我看他看上小斐了。”

“是好事嘛。”

“好事？小斐还不到二十呢。居然进房了，他把我们家当成什么？”

“妈，男女交往很正常嘛，您别这么保守，不就在书房嘛。”

“书房也不行，我再不许她带人回家。”麦英娣说着走出门厅，穿过客厅

来到欧斐的书房门口，板着脸正要出声，却见今天这位不是昨天那位，错愕

间，张开的嘴竟忘了合上了，有点不知所措。见两人一个只顾弹琴，一个只

顾听琴，都忘乎所以，不知她来到，便干咳了几声。琴声戛然而止，欧斐回

过头来。

“妈，您回来了，姐也回来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这位是……”

“麦阿姨，我是黎明。”黎明说，见欧斐欲起身，忙过去扶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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